毒害一生之重新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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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徐世賓
輕風繫不住流雲，流雲卻帶走了歲月。無數個無助的夜晚孤寂縮瑟在陰暗的一隅啜泣：我不要這樣的人生，我不要這樣的生活！為什麼「它」要緊緊糾纏著我！為什麼我無法擺脫「它」的束縛？「它」似有魔力又如魍魎魑魅般如影隨形跟了我足足二十年了！這二十年裡，無論在人際關係、思想意識、日常生活甚至是睡覺的夢境裡，無時無刻都佔據著我、控制著我。「她」有時情意繾綣柔情似水的和我相依相偎，「她」有時讓我忘卻現實苦悶帶領我遠離塵囂進入虛幻飄然的世界，「她」有時令我忽冷忽熱、全身痠痛、腸胃滾攪、一吐下泄如蟲蝕蟻啃般的椎心刺骨；但一旦「舒坦」之後，那些苦痛卻又都使我不計前嫌的拋諸九霄雲外。我愛「她」愛到無法自拔、愛無無可救藥；我恨「她」恨之入骨、恨到咬牙切齒。愛恨交織使我迷亂了心智，無法辨別是非、善惡。多少次為了「她」我徘徊在鬼門關口，多少次為了「她」我流連於囹圄縲紲，多少次為了「她」我莫視親情的呼喚；「她」使我從童稚純真變成詭詐狡猾，「她」使我從神采奕奕變成面目可憎，「她」使我綺麗的夢想變成瞬間的泡影。那麼，「她」究竟是有著國色天香的姿色或者是沉魚落雁的出水芙蓉，竟能令我如此魂牽夢繫失去了理智！「她」沒有人型亦無人性，只是從植物（罌粟果實）所提煉出來的粉狀物——「海洛英」。可是它的牽制影響力卻不容小覷；遑論這小小的彈丸之島，在全世界各個角落也都能見到它的蹤跡；上至社會治安下至人倫道義，危害層面之深之鉅實在是禍國殃民。

抬頭仰望著教室外（樹德進修學校）被欄杆切成長條狀的天空，隨著雲朵緩緩移動，思潮逐漸由藍天白雲的湛藍耀眼轉換成不堪回首的斑駁往事；一幕一幕映在眼前的，就是我褪色的青春、變調的人生……由於環境因素又拜傳播媒體所賜，讓我有了盲目崇拜的觀念，總嚮往「黑社會」欲作個放浪不羈的兄弟。還記得國小畢業前填寫我的志願及想就讀的學校時，我分別填了「做兄弟」和「兄弟職業學校」。可想而知，小小年紀的我離經叛道的程度多麼令人咋舌，更別提老師對我有多麼頭痛了。上了國中，白天四處惹事生非、逞兇鬥狠；夜晚和假日就跟著長輩們（角頭兄弟）四處溜達、把酒言歡，要不就膩在龍蛇混雜之處。在一次酒酣耳熱之後，我騎機車載著長輩回家，扶他去休息時，從他的口袋掉出一包白色粉末，我問他這是什麼東西？從他含糊不清的口語裡，他所表達的似乎是作「兄弟」不可或缺的必備品，有了「它」，就代表著混的很好、很有辦法、經濟不錯的人。年少的我怎麼會錯失這個如此有象徵性的機會；就在他茫茫然昏沈之際，我懷著既興奮又雀躍的情緒依樣畫葫蘆的捲了一根摻有粉末的香煙，點著了後立即沾溼整支香煙（為減緩香煙燃燒速度），緩緩地吸飽一口，把煙全數吞沒；接著又吸了第二口，同樣的吞煙、閉氣，俟動作做完時眼皮已漸漸感到沉重，四肢的活動變的緩慢，腦袋裏空曠無物沒有一絲多餘的雜念，身子隨著地心引力而癱軟，好像沒有骨架支撐似的！那種感覺……好輕鬆、好愉悅。就在深沉飄忽的當下猛然胃裏一陣急促地翻攪，適才的美酒佳餚全部從嘴巴裏傾泄而出；嘔吐的穢物沾滿了垃圾桶內外，我抱著垃圾桶邊暈邊吐邊聞著酸臭的味道持續了數個鐘頭，從舒適柔嫩的雲層瞬間跌落佈滿荊棘的密林之中，彷彿五臟六腑都快吐出來了！雖然吐的狼狽不堪，不過心中仍慶幸著我成為了這種象徵性的角色以及作「兄弟」所具備的潮流。臨走，稍做了整理與梳洗還帶走了尚未吸完的半截香菸……。

此後又陸陸續續接了安非他命、大麻及古柯鹼。當時懵懂無知，又沒人告訴我那就是毒品，是為人所忌諱與唾棄的東西！不論賭場裏、KTV包廂裏及賭博電玩店四處充斥著這些東西！似乎人際關係就需靠這些毒物，而談論它時每個人總是往好處裡講，各自滔滔不絕的炫耀著；總是沒有人說這些東長期吸食之後對身體戕害、身心的發展有多大的弊障，日後對家庭、對社會均有莫大的影響。毒品已漸漸腐蝕了我尚未成熟的心靈，此時我所尊敬的家兄自南部返家（與家父爭吵而離家長我三歲），除了敘述這種時間的見聞，他還帶了安他命和海洛英兩種毒品返家並在高雄某地區為安非他命中盤商，我忽然有種家兄是衣錦榮歸的感覺，間接的也有向家父炫耀賺了點錢回家的意味。家兄在家待沒兩天就急急忙忙地返回高雄（當時已有海洛英藥癮）。然而，家兄的返家更根深蒂固了我將毒品視為必需品的觀念！

我自此沒有目地不分晝夜的吸食安非他命，當一夜吸食多種毒品而導致幻覺；產生了「萬蟲鑽洞」的景象（毛細孔有蟲進出，以頭部毛髮最為嚴重），那次幻覺之後，只要吸食安毒就會有「蟲蟲大作戰」的舉動出現，這種舉動有時可以對著鏡子持續一天一夜都不休息。儘管如此，我依舊不以為忤。為籌措毒本及不睡覺打賭博電玩的開銷，我在學校裏頭四處勒索，收取保護費甚至過路費，直到有次打傷同學鬧上警局而被學校勒令轉學；我卻樂不可支，這下子更沒人管我了，而父母知道我不是讀書的料，也沒強迫我繼續就學放任我逍遙自在。正值青少年時期的我當然也免不了對性的探求；長時間不正常的作息再加上很少進食與體力上的耗損，我的眼眶深陷、眼圈變黑、兩頰消瘦身型已略顯得佝僂。有天，我整個人恍恍忽忽，父親酒後唸了我幾句，我不高興的頂回他，他一巴掌打過來，我還了手，就這樣我離家出走了，也正式地沉淪於氤氳嬝嬝的世界……。

在同齡的同學開心的進入高中學習階段時，我已經有了海洛英藥癮；快樂的學生時期該有的歡笑與樂趣，我幾乎被毒品所取代。而聲色場所置放賭博電玩的收入也全數投資到無法回收的深淵裏；此時家兄販賣安毒的收入已不敷吸食海洛英而轉而販賣海洛英。在日漸深重的毒癮之下，經濟上已無法附和，又因小小年紀有如此大的藥癮令人不敢恭維；俟家兄服兵役未徵得家兄同意逕自遞補了家兄的空缺，當起了小藥頭；當初，捲煙吸食的感覺早已變淡，起而換之的是注射針筒；用了針筒注射之後「茫酥酥」的感覺又重新回來了，不僅加速了藥效發作，汩汩的紅色血液隨著手指的插送在針筒裡來回翻騰，常常在極度又迅速的快感中失去知覺；醒來時手臂上的針筒還插著、針筒內的血早已凝固；我意識到有一天我也會像凝固的血液停止流動而失去知覺！但一切為時已晚，清醒的時間越來越少，理智與良知已被毒品所淹蓋，只要毒癮不歇，一切都變的不重要；即使是密集的注射而尋不著靜脈可注射；即使是注射過量而休克差點暴斃之後，我依然故我。

是天理昭彰亦或是命不該絕。直到被人檢舉犯行，首次收押至觀護所才驚覺事態的嚴重。過去在父親與長輩們的保護下總能全身而退，未曾想過會因觸法而受到監禁；被圍困在牢籠的感受非常惶恐，腦筋霎時清醒了不少，也沒有太多因戒斷所帶來的症狀，這便於我立即去熟悉環境與了解處境，當然也避免不了「拳腳分高下」。收押期間，除了審訊、父母南北的奔波外，最令我感心的是；外公不辭長途跋涉的勞頓，獨自騎著機車從彰化沿途尋路到高雄就為講：「惦內底卡乖咧，不通甲人冤家，阿公有寄所費乎你用，那沒代誌阿公麥返去啊。」當時年少的我根本體會不出一位老人家騎著機車往返十幾鐘頭，就為了見外孫說上寥寥數語……。

人，總在擁有之時不知珍惜，俟失去之後徒自嘆息！過往將唾手可得的親情視如草芥；而今僅存的也只有親情了。這些年來失去了太多寶貴的人、事、物，又在屢次進出監所之後，親情依舊不曾離棄；服刑近三年，外公首次書信並附上匯票，信上殷切的叮嚀務必袪除心魔、重新做人。短短的兩行字，又慚愧又感慨的讓我眼眶浸滿快溢出的淚水！我還能苛求什麼！上蒼已待我不薄了！思及疼愛我的父親在上次服刑期間去世，回去奔喪見到的只是冰冷的遺體；我猶不知悔悟。僅存的良知告訴我，必須做出了結，於是我犯下強盜罪而被逮。該說我太傻？或是厭倦受制於毒品的人生吧？「她」不再是姿容婉麗的佳人，而是尖牙利齒的惡魔，慢慢吞噬我的生命！我欲藉由監獄的制式生活改變我的陋習；我欲藉由監獄的再教育改變我恣意妄為的慣性；我欲藉由監獄的高牆阻絕惡魔的侵擾；我欲藉由監獄的沉潛洗滌我污穢的心靈；若不走上這一遭，我的人生將黯淡無色、我的親情將溫馨不再！儘管這段路走的極不順遂，儘管這段路顛簸難熬我也甘之如飴。

我個人深受毒害二十年，熟知吸毒者的心理與思考模式。當政府宣布全面減刑微罪刑責時，我當下便知「大事不妙」！此舉實為不智！政府為解決監所人滿為患的問題，固然是美事一樁（我以吸毒者的角度來看，非是德政。就台南監獄而言，擁擠問題仍在。），但是卻沒有考慮到毒品犯罪及愛滋毒犯的後續問題？要說監所裡的輔導，坦白說，有做等於沒做；更別說減刑後的控管與追蹤。而且毒品犯須根治的是心癮和生活習慣的改變，否則努力再多只是空談。再說到愛滋毒犯，實在是國家、社會的一大隱憂年來愛滋病犯（患）呈倍數成長，最大因數即是毒癮者共用針頭所致，儘管衛生署及許多縣、市衛生單位和醫院均設置「減害計劃」供應針具及保險套，但其成效仍未有效的發揮。然而，此次減刑，愛滋毒犯就有六百四十三名減刑出獄，而政府有關單位又無法作出有效的控管或治療，任由愛滋患者四處遊走、傳播；遑論一般民眾人心惶惶，人民的保姆與其遭遇也是心驚膽跳。憐憫、關懷之心人皆有之，但愛滋（毒犯）患者普遍存有「及時行樂」的心態，以造成行為上多有恣肆，縱使有心之士想要幫忙也愛莫能助。唉！只能說：「野火撲不盡，添薪助其焰」。

縱觀現今的刑事案件，多數均與毒品相干連，監獄受刑人亦同。如何有效防制毒害瘟疫蔓延，實為刻不容緩的問題；倘能從個人先做起，再則是家庭與周遭進而影響社會；用愛、用傾聽、用包容、用關懷的心去幫助曾經犯過錯的人，接納他們，使他們不再自甘墮落，使他們能迷途知返、改過遷善；秉持救一個人等於是挽救一個家庭的信念，社會上也等於是少了一個害蟲。

雖然我曾經是為了毒品胡做非為的壞蛋，也曾放棄自己、放逐自己，任自己繼續陷在罪惡的淵藪；然而，終究抵不過良心的譴責及親情的感召而有此行。服刑期間，慈母每每殷殷的勸誡要「心寬念純」盼「浪子回頭」。我今雖算不上大澈大悟，但我奉行曾子「一日三省吾身」來策勵自己、要求自己、期許自己摒除心魔克服萬難，為自己的人生重燃一盞明燈，也為愛護我的親人不再傷悲；同時更於受難同學聊天中述訴毒品危害層度至極，告誡同學「一吸毒成此生恨，再回首景已全非」的真實事例，並與同學相約此行之後即「扼毒於千里之外」。

「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過去的千瘡百孔尚還留著抹滅不去的疤印，心靈、身體上的疤印在在提醒著我不堪的過往；不過，它已經過去；決心向善的當下，人生（生命）黑暗的幽谷已被晨曦的旭陽所照亮，幽谷中的花將再度艷麗芬芳、樹將再度翠綠茁壯；曾經陰暗的幽谷，來日必將是座綻放光彩的美麗花園……※後記：小時玩伴「小胖」，施用毒品導致心臟瓣膜感染，經心臟開刀成功後，繼續注射毒品又再次復發而不治。家兄同是心臟瓣膜感染，手術時遭逢「全台大停電」數度病危經搶救後挽回一命；住院期間屢次逃跑（吊著點滴與尿袋）尋找毒源，人格、心智丕變，嗜毒如命，搗毀家具、神像、鬧自殺等事層出不窮。現於花蓮監獄服刑中。家中老母受雇清潔工，獨自一人扛起銀行貸款等債務；仍每月匯寄三仟元不等於獄中的兩個兒子。




